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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李自成》第八十九章

[ 作者 ] 姚雪垠 

[ 单位 ]  

[ 摘要 ] 当日下午申时左右，袁时中率领两万多人马从圉镇出发。小袁营的将士虽然士气不高，但是从表面看还相当整齐。慧梅率领二十

名男亲兵和二十名女亲兵，骑着战马，将袁时中送出南门。她心中对丈夫既有恼恨，也不是完全没有夫妻之情，而是恨与爱交织心头。她

明白此刻送他出发去迎战李过，既是同他生离，也是同他死别，从今往后，再也不会是夫妻了。 

[ 关键词 ] 《李自成》;明朝;小说;姚雪垠

       当日下午申时左右，袁时中率领两万多人马从圉镇出发。小袁营的将士虽然士气不高，但是从表面看还相当整齐。慧梅率领二十名

男亲兵和二十名女亲兵，骑着战马，将袁时中送出南门。她心中对丈夫既有恼恨，也不是完全没有夫妻之情，而是恨与爱交织心头。她明

白此刻送他出发去迎战李过，既是同他生离，也是同他死别，从今往后，再也不会是夫妻了。正想到这里，腹中的胎儿又轻轻蠕动起来，

使她越发满怀酸痛，几乎要滚出眼泪。袁时中因慧梅将他送出南门，已经出乎意料之外，当临别时看到慧梅泪汪汪的样子，他的心中又感

动又满意，想道：“她毕竟有夫妻之情！”他再次嘱咐袁时泰说： “从此刻起，她既是你的嫂嫂，又是你的主将，你千万要听从她的

话。” 袁时泰点头说：“哥，请你放心。倘若抵挡不住，你赶快退回，我们迎你进寨。” 将袁时中送走以后，慧梅和邵时信等人退回

寨内。对于下一步该怎么办，慧梅心中虽有一个想法，但不是完全有底，也没有拿定狠心。她带着邵时信回到驻地，挥退从人，只留时信

一个人进人上房坐下，小声问道： “邵哥，如今守寨的兵权好不容易拿到了我的手里，谁想消灭我们小闯营办不到了。下一步棋我们怎

么走呀？明早袁姑爷败了回来，我们该怎么办？” 邵时信对于下一步棋并没有仔细想过，而且有些事也不敢往深处想。听了慧梅的问

话，他也心中无数；停了片刻，不得要领地回答说： “下一步棋怎么走，请姑娘自己做主。多的我不敢想，但望姑娘小心，处理得当，

保咱们的小闯营平安无事。” 慧梅说：“邵哥，如今守寨的兵权在我手中，我不是问小闯营的吉凶存亡。” 邵时信更感到这问题不好

回答。他猜不透慧梅真实心意，想了一阵，只得说道： “姑娘，这事让我再想一想，请姑娘也多想一想。” 慧梅不再多问，便吩咐人

将朱成矩、袁时泰和守寨的主要将领都请来议事。过了片刻，大家都来了，一共有七八个人。小闯营这边，除邵时信参加外，王大牛、慧

剑也参加了。会议开始，慧梅先说道： “请你们各位来，不为别事，只为目前情况十分吃紧，我们的袁将爷已经出去打仗，守寨的事由

我主持。望各位与我同心同德，不能有半点二心。虽说我是一个女流，年岁又轻，可是战场上的事还有些阅历。立功者我要重重奖赏；倘

有违抗军令的，休说我铁面无情。军令大似山，不管是谁，哪怕是袁将爷的至亲好友，也休想违抗我的军令。我的话就说到这里，下面请

朱先生说一说这寨如何守法。” 朱成矩看到慧梅这副神气，严然是威严的大将模样，心中暗暗吃惊，也使他不能不肃然起敬。他欠身说

道： “太太说得很是。目前守寨要听太太的将令行事，一切兵马都得听太太调遣，任何人不能擅作主张，有敢违抗者定以军法论处。” 

慧梅点头说：“对，对，这话就不用多说了。眼下要赶紧商量如何守寨，不可迟误。朱先生有什么高见？” 朱成矩把以前同袁时中、刘

玉尺等商量多次的那些话又重复了一遍，无非是说南门和东门重要，南门外的大庙尤其重要。慧梅听后，望望袁时泰和别的将领，问大家

意见如何。大家都同意朱成矩的话，别无意见。慧梅自己先站起来，右手按着剑柄，说道： “诸将听令！” 众人赶快起立，望着慧

梅。像这样肃立听令的情况，在小袁营中是从来少有的。今天大家慑于慧梅的神态庄严，又熟闻闯营中的一些规矩，所以一齐肃立，连朱

成矩和袁时泰也不敢随便。 慧梅扫了大家一眼，接着说道：“南门由我亲自把守，倘若闯营人马杀到南门，我开寨门放我们将爷进来，

我自己还可以带人马冲出去抵挡一阵，东门由时泰把守。万一敌兵追得紧急，南门外大庙阻挡不住，我这里来不及开门，我们将爷可以绕

寨而走，由东门进寨。时泰，这东门你一定要小心，到时候要接你哥哥进寨。倘若有误，尽管你是我的兄弟，休怪我军法无情。” 时泰

恭敬地说：“嫂子放心，我一定遵命行事。” 慧梅又望着朱成矩说道：“朱先生，大庙原有二千人马，请你再带一千人马进驻大庙，死

守住大庙周围的堡垒。守大庙十分要紧。大庙失去，寨也难守；大庙存在，寨就好守。” 朱成矩听了心中暗喜，这不光是因为大庙重

要，在袁时中退回时，大庙的人马可以将敌兵截杀一阵，使袁时中安然退回寨中，而且这也符合朱成矩的心意。他最害怕的是困守寨中，



守又守不住，跑又跑不掉，与袁时中同归于尽，而到了大庙，他可守可走，就有更多的选择余地。他马上答道： “听从太太吩咐，我就

进驻大庙。” 慧梅又对大家说：“我们守寨也好，守大庙也好，将士们都很辛苦。趁今天尚未打仗，我要拿出银子，每一个弟兄。每一

个做头目的，一律赏赐。各位意下如何？” 众将领听了这话都感到高兴。因为以前弄到银子，袁时中都吩咐入库，弟兄们确实很苦，现

在赏赐一点银子，可以鼓舞士气。朱成矩便问道： “不知太太要赏赐多少？” 慧梅向大家问：“每一个弟兄要赏赐多少呢？” 一个大

头目说：“一个弟兄赏一两，小头目赏二两，大头目赏四两。太太你看如何？” 慧梅说：“如今鼓舞士气要紧，要是库里银子不够，我

这里还可以拿出一点体己。我看不要赏得太少。常言道：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。这个时候我们不要吝啬银子。” 朱成矩马上说：“用不

着太太拿出体己银子。我们军中银子尚有不少，大概有将近五万之数。” 慧梅说：“既然如此，我就做一个主张：每个弟兄，不管是马

夫，还是火头军，一律赏银二两，小头目五两，大头目十两或二十两，由你们斟酌。像你们几位，每人一百两。” 众人一听这话，喜出

望外，心想毕竟太太是从闯王身边来的，用银子大手大脚，和袁将军很不一样。像这样的赏法，在小袁营是破天荒的事。这事决定之后，

慧梅对朱成矩说： “人马你立刻带着出城。赏赐银子的事由邵时信来办。你告诉管库的人，让他们听从邵时信的吩咐，不得违命。” 

朱成矩说：“我现在就把总管叫来，命他听时信老兄的吩咐。” 慧梅又下令各个头目，按照她的吩咐，该守寨的守寨，该守大庙的守大

庙，没有她的将令，不得擅离职守，私到别处去走动。 散会以后，慧梅回到自己房中，感到松了一口气。原来她担心袁时泰和朱成矩扭

在一起，对她和小闯营十分不利，如今把朱成矩派到寨外大庙，将心上的一块疙瘩去掉。 邵时信在发放了银子以后，又来到慧梅住处，

问她下一步怎么办。慧梅反问道： “你说下一步棋该怎么走？” 邵时信说：“据我看来，袁将爷今天下午率人马出寨，一交战，必然

溃败。他如果能够逃离战场，一定会退回圉镇，那时姑娘我们就得想想，是帮他守寨，还是不帮他守寨。如果帮他守寨，小闯营的将士都

是闯王的人马，怎么能够忍心对着闯营来的人马放箭？不帮他守寨吧，你们却是夫妻。如今咱们小闯营的人都在暗中议论，想知道姑娘你

的主意。” 慧梅对这个问题已经暗想过无数遍，始终拿不定主意。这时她只得恳求邵时信： “邵哥，你替我拿拿主意。我心里乱得

很。” 邵时信说：“姑娘，这主意只能你自己拿，别人怎么好随便替姑娘拿定主意？” 慧梅说：“邵哥，你知道，我现在心中无主，

实在没有办法。我当时不该没有自尽，嫁到了小袁营。可是既然已经嫁来了，不管心中苦不苦，我都是袁将爷的妻子了，叫我如何处置这

两难的事儿？邵哥，我求求你帮我拿定主意。”说到这里，她的眼泪忽然奔流下来。 邵时信明白慧梅的心情，叹口气说：“姑娘，你慢

慢想一想。我有许多事还要去办，等你拿定主意以后我听从你的吩咐。” 时信说罢，站起来告辞走了。慧梅独自留在房里，也许是今天

过于劳累之故，她感到腹中胎儿常常在动。她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情，是胎儿在蹬腿？在转身？在握着小拳头挣扎？尽管她恨袁时中背叛了

闯王，但一想到胎儿，她又感到不能对袁时中见死不救。如果袁时中被杀了，她即使能活下去，将来小孩长大，问她爸爸是怎么死的，她

如何对孩子说话呀！想到这里，她走进卧房，倒在床上，哭了起来。 吕二婶和慧剑等姑娘一直在院中等待着消息，这时听见慧梅独自进

房大哭，赶快进来劝她。吕二婶说： “姑娘，请你听我的话。我好歹比你大了二十多岁，人世的酸甜苦辣尝过不少、你的处境我都清

楚，明白你的难处。我处在你这地步，也是要大哭的。可是姑娘啊，你现在是圉镇守寨的主将，千斤担子挑在你的肩上。圉镇寨内寨外的

人马有几千，一切事都由你一人做主。你快不要哭了，打起精神来干正经事吧。” 慧梅要慧剑同姐妹们暂且出去，又传令邵时信和王大

牛将人马准备好，她马上要到南寨门坐镇。南寨门门楼不许别人上去，只许小闯营的男女亲军可以上去。南门的钥匙交给邵时信掌管。南

门下边由王大牛率领二百男兵把守。传过将令以后，慧梅的神态变为镇静，显然她已经下狠心拿定了主意，对吕二婶说： “二婶，老天

爷给我出了一道难题，你很清楚。今日打仗，一边是闯王和夫人，另一边是我的丈夫，使我没法儿两全其美，也不能撒手不管。我到底怎

么办呢？” 吕二婶不完全明白她的打算，劝了一些不着边际的话。 慧梅不愿再听下去，便说道： “二婶，你帮我收拾收拾，我要去坐

镇南门。” 吕二婶端来洗脸水。慧梅洗去了泪痕，穿上绵甲，外罩黑羔皮红缎斗篷，戴上风帽，一身打扮得十分精神，一旦作战，只要

斗篷向后一甩，就可以挥剑冲杀。她来到南门寨楼，看见里边已经安放了木炭火盆。她又视察了寨墙，看见由南门往东的寨墙上站着小袁

营的将士，正在寒风中瑟缩。她吩咐把小头目们叫来，对他们说： “目前仗还没有打到圉镇，你们都下去吧，在附近的屋子里躲避风

寒，不必守在寨墙上。一旦有了消息，听我号令，立刻重新上寨。” 一听这话，头目们都十分高兴，心中称赞慧梅通情达理，体谅将

士。慧梅又说： “我马上吩咐老营司务，给你们准备牛肉白酒。这么冷的天，喝点酒，吃得饱饱的，才能守寨。你们下去吧。” 小袁

营的守兵从附近的寨墙上下去以后，慧梅站在寨墙上继续看了一阵，然后回到寨门楼中，坐在火盆边沉默不语，反复想着她所拿的主意。

慧剑悄悄地向她问道： “梅姐，要是姑爷败阵回来，后边有补之大哥追赶，我们怎么办呢？” 慧梅害怕过早地说出她的主意，泄露出

去会遭到小袁营将士们的毒手，所以向慧剑瞪了一眼，没有做声。慧剑不明白她的心思，又急着问道： “我问你，梅姐，倘若是补之大

哥追来，我们能向他射箭么？我们能向闯营的将士们射箭么？要是不射箭，不射死追近来的许多人，怎么能救袁姑爷进寨呢？你说呀梅



姐，大家都在问我哩！” 慧梅慢慢地说：“你不要多问，临时听我的将令行事。” 慧剑不敢再问，向女兵们使个眼色，退了下去。下

一步到底怎么办，她仍然莫名其妙，心中像压了块石头一样。 慧剑刚刚退出，王大牛来了，也向慧梅询问同样的问题。慧梅作了差不多

同样回答。王大牛不得要领，默默退下。慧梅明白“小闯营”男女将士的心情，心中叹道：“我不会对不起你们！”她怀念往日在高夫人

身边的生活，想起了那些姐妹，在心中哽咽问道： “慧英姐，要是你处在我的地位，会不会下狠心呢？” 天色已经黄昏了。圉镇寨墙

上冷清清的。弟兄们遵照慧梅的吩咐，都在城内的宅子里烤火取暖，饱餐牛肉。街上也是冷清清的，老百姓已经逃走了很多，留下的多是

老头和老婆，谁也不敢走出自己的院子。许多青年男子都被袁时中强迫加人他的部队，这在当时叫做“裹胁”。被“裹胁”的丁壮，没有

留下守城，随着袁时中打仗去了。 天开始下起雪来。起初是干雪子儿，洒在瓦上、地上。砖头台阶上，发出来细碎声音。没有多久，雪

子儿变成了轻飘的、没有一点声音的雪片，又变成鹅毛大雪。不到一顿饭的时间，整个圉镇都蒙上一层白色。不知谁家的一条黑狗在街上

寻食，正用嘴拱着一堆骨头，脊背上也变成白色。慧梅命一个亲兵头目在南门城楼上坐镇，自己下了寨墙，先看了看南门的把守情形，然

后走向女兵们休息的大屋子。她一进门，慧剑一声口令，女兵们立时从火边起立。慧梅没有什么话要说，一个一个地看看她们，想着明天

就要同她们永远离开，不禁心痛如割。姑娘们望着她，也许由于看见她的憔悴神色，也许由于不愿同闯王派来的人马打仗，许多人眼里也

含着泪水。慧梅说道： “你们好好休息吧，今晚要饱餐一顿。夜里要是不打仗，三更以后让你们再饱餐一顿，说不定明天早晨就没时间

吃东西了。” 说完以后，她又向男兵们住的院子走去。男兵们已经在大雪中排成双行，等待她训话。她又一个一个地将他们看了一遍，

便吩咐他们回屋里烤火，今晚要饱餐一顿。 她回到寨门楼，将邵时信叫来，向他问道：“邵哥，我们在小袁营已经半年多了，你在头目

中有没有交朋友？有没有可以谈私话的朋友？” 邵时信吃了一惊，说：“姑娘为什么这样问我？难道还怕我变心么？” 慧梅说：“邵

哥，你想到哪里去了！我是想，我们只有四百多人。倘若你在守寨的小袁营头目中有走得近的朋友，在目前对我们会有用处。” 邵时信

说：“有一个姓王的，手下有三百多弟兄，现在仍在寨内。他平常跟我来往较多，人倒蛮忠厚的，可是我没有同他谈过别的私活。不知姑

娘问这事情，有啥打算？” 慧梅说：“倘若这时候能让他跟我们走在一条路上，纵然只有三百多人，也很有用。” 邵时信心里明白

了，说：“既然这样，我去找他谈谈。他如果肯听我的话，我就带他来，由姑娘当面吩咐他，该怎么做就怎么做。姑娘说一句话比我说十

句话还顶用。” 慧梅对邵时信小声嘱咐几句话。时信明白了她的用心，赶快带着二百两银子去了。 慧梅默默地思前想后，越想心中越

痛苦，取出笛子，坐在火边吹了起来。 没有北风。雪片在寨墙上和旷野里静静地飘落。寨门楼四角的铁马儿①寂然无声。寨内，马棚中

的战马没有叫声，树上的鸟儿互相偎依着缩在窝中。啊，多瘆人的寂静！在这严寒的、大战将临的小市镇上，只剩下忽高忽低、忽紧忽慢

的笛声不歇。 ①铁马儿－－挂在宫殿、庙宇及其他庄严建筑物檐下的铁片，有风时发出叮咚声。 寨门楼内，拥挤着坐在两个火堆和一

个火盆周围的女兵们，起初还偶尔有零星的悄声细语和忍不住互递眼色，随即没有了。有的女兵低下头去，久久地不再抬起。有的女兵静

静地注视着慧梅，一边想着她的痛苦和不幸，一边听着笛声，一个个眼眶中含着热泪。 在寨门洞中和靠寨门的空宅中，坐在火边的男兵

们听见了笛声，尽管不像在寨墙听得分明，但他们知道是慧梅在吹，始而感到奇怪，继而静下来，侧耳谛听。王大牛正带着十名亲兵从附

近巡视回来，听见从寨门楼落下笛声，知道是慧梅心中有苦难言，借笛消愁，挥手使亲兵们进城门洞烤火取暖，他自己站立在街心倾听。

他今天随时防备意外，随时要以血战保慧梅平安，所以特别穿上铁甲，戴上钢盔。刚才他在一个地方同弟兄们在火边谈话，盔和甲上的积

雪融化，随后结成了冰。一路走来时，带冰的盔和甲上又落了许多雪。如今，雪在他的盔上和甲上越积越厚，也堆上他的浓眉，但是他全

然不去注意，只是静静地倾听，同时想着慧梅的苦命。等笛声暂时停止，他的心情十分沉重，走进城门洞，叹一口气，顿去了靴上积雪。

一个弟兄帮他打掉盔和甲上的厚雪，随着冰屑也被打掉，铿然落地。 当笛声暂时停止，慧剑揩去了噙在大眼角的泪珠，站在慧梅的面前

问道： “梅姐，如今战事这么紧急，你的心情又不好，你还有心思吹笛子么？” 慧梅没有理她，又吹了起来。外边，雪仍在飘着。开

始起了北风，寨门楼的四角铁马儿叮咚响。她吹着吹着就忍不住站了起来，越吹越情绪激动，心思越纷乱，而腹中的胎儿又在蠕动。胎儿

的蠕动使她真实地感到自己快要做母亲了，这不是什么“喜”①，而是天大的不幸。她很想放声大哭。可是守寨主将，坐镇寨楼，莫说

不能大哭，连一滴眼泪也不应该当众流出，以免扰乱军心。她一面吹笛子，一面不止一次地在心中自问：如果我活下去，孩子长大以后，

问自己的爸爸，我怎么回答呢？我说了真话，他会不会恨我呢？她又多少次想到，她今年虚岁只有二十一，这悠悠一生还有几十年，纵然

高夫人可怜她、疼惜她，可是几十年的寡妇生活，她怎么过下去？身边又带着一个有杀父之仇的儿子，别人会怎么看待她呢？这些思想几

天来就常常出现在她心头，现在更一古脑儿缠绕着她。她没法对别人说出她的悲苦，就借笛子来倾诉自己的感情。 ①喜－－分娩叫做

“喜”，怀胎叫做“有喜”。此处用作双关语。 以前她每到一个地方，都要搜集一些工尺谱，通过吹奏，很快就记熟了，所以她能记许

多谱子。可是今夜她却没有照着记熟的谱子吹，而是不用现成的谱子随便吹。有时想起童年的可怜生活，她吹得悲哀低沉；有时想起战争

岁月，她随着闯王大军冲啊杀啊，她的笛声就慷慨激昂；有时想起出嫁那一段日子，她吹得令人肠断心碎，似乎她的硬咽声也融进了笛声



里边；腹中胎儿又一阵蠕动，使她想起眼前的处境，笛声变得断断续续，如泣如诉；可是后来忽然一阵雄壮的笛声响起，如同狂风骤雨，

万马奔腾。她仿佛又置身于闯王旗下，率领着健妇营冲啊杀啊，马蹄动地，战鼓雷鸣 她吹着吹着，心情越发激动，不由得站起来，走出

寨门楼，站在寨垛里边，面对旷野，继续在深深的雪地上吹。风在头上刮着，雪在周身飘着，她都毫不在乎。慧剑和几个女兵跟着她，并

不劝她，静静地立在风雪中，一个比一个心情沉重。最后，她的手指冻僵了，麻木了，而笛声也低沉下来，迟钝起来，渐渐微弱，接续不

上，终于停止，但是在空中，在远处，在鹅毛大雪中，似乎还有不尽的余音同风声和在一起 慧梅默默地走回寨门楼，抖去风帽和斗篷上

的雪，顿去马靴上的雪，在火盆边坐下去，一句话没有说，将冻硬的双手放在火上烤着。 慧剑和几个女兵跟着她抖落浑身雪花，顿去靴

上积雪，走进寨门楼，各就原来的地方坐下。没有人说一句话。似乎从遥远处传来炮声。但是当女兵中有人向外倾听时，只听见北风呼啸

之声和楼角铁马乱响，炮声却沉寂了。 慧梅望望大家，想着自己将要带着腹中的胎儿死去了，将要同这些姊妹们永远离开了，将永远看

不见高夫人、慧英、红娘子，也看不见老府中的众家姐妹了，……忽然忍耐不住，眼泪像泉水一般地奔流下来。但是她没有哭泣，继续默

默地坐在火边。她似乎听见寨里边有人说话，但当她机警地侧耳谛听，却只是听见了北风呜咽。 慧剑和许多女兵一齐望着慧梅。看见她

难过，人人为她难过；看见她落泪，人人不自禁地陪她落泪。但大家没有人想到她会死去。她们都认为既然慧梅已经夺到了守寨的兵权，

小袁营倘若想消灭小闯营就不容易了。她们还认为，倘若万一袁时中逃回时，朱成矩和袁时泰为守寨想杀害慧梅，有她们全体女兵和王大

牛的男兵据守南门，奋力厮杀，也可等待李过的大军来到。她们都了解慧梅嫁给袁时中有多么不幸，了解她的心中悲痛，却不了解她的更

深的心思！慧剑见慧梅流泪不止，悲声劝道： “唉，慧梅姐，你不要太难过了！一打完这一仗，我们就可以回到闯营啦。唉，慧梅姐，

好慧梅姐啊！……” 约摸二更过后，雪停了，风止了。邵时信请慧梅回到住宅，将那个姓王的头目带来了。这个头目本来就不赞成袁时

中背叛闯王，如今因闯王派兵来打，更加愁闷，不知如何是好。邵时信同他私下谈话以后，他立即表示愿意听邵时信的话，就随着邵时信

来见慧梅。他恭敬地向慧梅行礼，慧梅含笑说道：“目前情势很紧迫，不必讲礼了。你坐下来，我有话问你。” 那头目不敢落座，说：

“在太太面前，哪有我坐的道理。 慧梅说：”目前不要讲这种礼了，只要你有一颗忠心，比什么都好。“ 那头目说：”我虽是小袁营

的人，可是我也知道是是非非，所以我是不愿跟闯营人马打仗的。只是我人微言轻，在我们将爷面前说不上话。太太叫我来，不知有什么

吩咐？“ 慧梅说：”目前我是一寨之主，这寨里的大事都由我主持。我需要你给我做事，你肯不肯呢？“ 那头目说：”只要太太肯使

用我，我别的没有，倒是有一颗忠心。“ 慧梅问：”你手下有多少弟兄？“ ”也只有三百多一点，人马不多，不知太太如何使用？

“ ”我现在不用。今晚寨中十分紧急，你的人马要随时准备，不许脱掉衣甲。我马上下令将你的人马调往十字街口。这十字街口十分重

要，倘若有人在寨中捣鬼，你要牢牢守住十字街口，不许失掉。“ 姓王的头目有点吃惊，问道：”太太，难道寨里头还会有变？“ 慧

梅说：”打仗的事情我有经验，胜利的时候一切都好，困难的时候要谨防万一。你守住十字街口，没有我的允准，任何人不许通过。只要

你能守住，日后我重重有赏。现在你马上照我的吩咐去办。以后的事，你听从邵大哥安排就是了。“ 姓王的头目说了一声”遵令“，行

个礼，随邵时信退了下去。过了一会儿，邵时信又单独回来，小声告诉慧梅：据姓王的头目说，袁时泰在东门不断地派人给北门和西门的

守军传什么机密话，又两次派人缒下城墙，同大庙的朱成矩传递消息，到底有什么诡计，弄不清楚。慧梅听了，十分吃惊，说道：”看来

袁时泰是想在闯王大军来到时，对我们下毒手！“ 邵时信问：”姑娘，我们怎么办？“ 慧梅说：”我现在请他来当面谈谈，你看怎

样？“ 邵时信摇头说：”不妥，现在最好不要惊动他。万一他不肯来，事情不是弄僵了？“ 慧梅觉得这话也有道理，就不再多说，让

邵时信走了。 这天夜里，她不曾睡觉，有时到城头上看一看，有时又回到屋中。她心神不宁，总在想着袁时中逃回圉镇的事，想着自己

已经拿定的主意，也想着腹中的胎儿。后来她想起高夫人托尼姑传的话，说到时候会有人来接她回去。她在心中猜想：是什么人来接我

呢？莫非是邢姐姐来接我？双喜哥来接我？……尽管不住地胡思乱想，却有一件事她没有忘记，就是她时时刻刻防备着袁时泰的突然袭

击，一再嘱咐邵时信率领那个姓王的头目守好十字街口。她还亲自到那里去察看一次。 到了四更时侯，朱成矩派人到南门向她禀报，说

夜间已经在三十里以外同李过打了一仗，袁时中正在往圉镇逃回，后边有追兵，天明以后可能会逃回圉镇。她立刻将这消息传知寨中各个

大头目，要大家做好准备，迎接袁将爷回寨。 将要天明的时候，又来新的禀报，说袁时中离圉镇只有十几里路了。慧梅得到这个消息，

立刻又传知各个大头目速来她的宅中商议军情。 传话的人一走，她将邵时信、王大牛、慧剑三人叫到面前，说出了她的主意。三人听了

都大吃一惊，没有料到她如此果断行事，不顾私情，同时又感到这主张正是他们所想的，只是一夜来都不敢向慧梅说出。他们立刻按照慧

梅的吩咐各自准备去了。 不一会儿，十几个大头目纷纷来到，只有袁时泰推说事忙，分不开身，派他手下的一个头目来代他参加议事。

他们的亲兵们都被女兵们挡在二门以外，叫他们在前院的东西厢房烤火休息。他们知道这是太太住处的老规矩，并未起疑，肃静地步人内

院上房。邵时信、王大牛、慧剑三人已经在上房等候。上房檐下站立着慧梅的许多女亲兵，肃静无声。慧梅从里间走出，示意使大家分左



右两行坐下。她在正中主将的位置坐下，背后有四个女兵仗剑侍立。慧剑不能同男人们混坐一起，侍立在她的右边。尽管二门内和堂屋内

只有女兵，但是来参加议事的大头目们都感到气氛森严，开始领教慧梅的厉害，果然是名不虚传，无怪乎袁时中遇事情不能不让她几分。

这是慧梅平生第一次由自己处理一件大事，想保持镇静很不容易，没法儿掩饰住自己的神色紧张和心情激动。大头目们看出来她的心情不

一般，但仍然没有起疑。他们明白，处此危险关头，袁时中生死难保，她是一个年轻女流，神态异常是理所当然。等大家坐定以后，慧梅

说道： ”我们的人马已经战败，袁将爷正在往圉镇奔来，后边有闯营的人马追赶。如今光靠大庙的将士恐怕难以抵挡，我打算等将爷回

来时，亲自开南门冲杀出去，迎接将爷进寨。以后我们就死守圉镇，直到闯营退走。你们各位意下如何？“ 大家纷纷点头说：”太太这

么决定非常好。只要把将爷迎进寨内，是可以坚守的。寨内粮草、火药都准备得很多。“ 慧梅听了，忽然脸色一变，手抓剑柄说道：”

可是我刚才得到消息，说我们寨内军心不稳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我正在密查。如今你们各位，倘若是忠心耿耿的，就不要害怕。暂时要委

屈你们留在这里，等袁将爷回来后，自然放你们出去。你们的家眷和亲兵，我一个都不伤害，你们可以放心。现在请你们把兵器放下。

“ 众头目面面相觑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有人打算抗拒，但是檐下的众多女兵已经进来，立在他们背后，谁也不敢以身试剑锋。邵时信和王

大牛起身，把十几个头目的兵器都收了。同时，他们带来的亲兵们的武器也在前院被收了。 慧梅又说道：”我不是怕你们背叛，可是军

中之事不能不多加小心。如今光收了兵器还不行，还得委屈大家，暂时捆绑起来。等袁将爷回来，立刻松绑。到那时你们各位骂我也好，

恨我也好，我不计较。“ 说着，她的亲兵们又拿来绳子，将大头目们都绑了起来。他们的亲兵也在前院被绑了。 慧梅厉声命令：”关

起来，不许他们乱动！“ 立刻，这些头目们被锁进了后院一间严实的小房中，而他们的亲兵们被关在前院一个地方。慧梅又对邵时信

说：”不要亏待他们。要派人看守好。我现在上城去了，一切按我的吩咐行事。“ 于是她带着慧剑和女兵们重新奔上城头。这时只听见

马蹄声、呐喊声由远而近，似乎已快到大庙附近。慧梅仁立寨头，向远处凝望。云散了。天晴了。红通通的太阳出来了。远望原野，一片

白色，树枝上也是白色。在白茫茫的雪地中出现了正在奔逃的人马影子。 慧梅的心头紧缩，一句话不说，只是出神地凝望，想从败退的

人马中找到她的丈夫。一时没有看见，她的心头猛然一凉，不免有点悲哀。但是差不多就在同时，她又暗觉宽慰，心中说道：”天呀，这

样倒干净些，最好不要再同他见面！“ 逃回的人马更近了，约有一两千人，冲过了二里外的那座大庙。大庙一带的守军在朱成矩的率领

下迎敌追兵，发生混战。追兵暂时受阻了。 慧梅仍然在逃回的人马中寻找她的丈夫。终于，她发现一匹马的颜色很像他常骑的马，随即

认出来那骑马的人。正是袁时中，可是他的盔已经失落，斗篷也没有了。趁着追兵在大庙一带混战，他直往南门奔来。慧梅咬紧牙齿，脸

色灰白，再一次下了狠心，从臂上取下宝弓，从袋中抽出羽箭。然而她没有将弓举起。胎儿在她的腹中蠕动。她望着丈夫狼狈奔来，不觉

手指微微打颤，心头一阵刺痛，等待他有什么话说。 袁时中一马冲在前边，奔上吊桥，仰头望着妻子，大声呼唤：”快开门！赶快开

门！“ 慧梅站在寨垛里边，望着丈夫，不答一言，脸上更加苍白。慧剑和女兵们暗中举起弓来，但是谁也不敢射箭，等候慧梅下令。袁

时中在吊桥上十分焦急，又一次大声呼唤： ”你赶快开门哪！马上追兵就要到了，快快开门！“ 慧梅从两个积着白雪的寨垛中间探出

身子，颤声答道：”你不用进寨了，赶快逃走吧。这寨已经归了闯王，我不能让你进来。“ 袁时中说：”你难道不念及我们夫妻之情？

“ 慧梅说：”念及夫妻之情，我不用箭射你，你赶快走吧。我是闯营的人，我要对得起闯王。你当初不该不听我的话，背叛了闯王。官

人，你现在赶快走吧！“ 袁时中大骂起来，吆喝手下人马：”攻寨！赶快攻寨！“ 慧梅害怕寨中有变，举弓搭箭，望着丈夫颤声

说：”你快走吧！你是我的丈夫，不忍心杀死你，可是你再不走我就要射箭了！“ 袁时中想着她断不肯向自己的丈夫射箭，继续恳求

说：”好太太，你不要忘了我们的夫妻之情。我们是夫妻呀！你不要对不起你腹中的胎儿！你不要忘记，你既嫁了我，生是袁家的人，死

是袁家的鬼。火速开门！开门！“慧梅再也不敢耽误了。她害怕寨内有变，尤其害怕这时袁时泰从东门杀来，北门和西门的小袁营人马响

应。她要下决心了，可是腹中的胎儿又在蠕动。为腹中儿她又一阵心酸，但是她毅然说道：“官人，请举起你的马鞭子来！” 袁时中现

在所用的马鞭子原是慧梅心爱的旧物，还是在他尚未背叛闯王时赠送他的。他赶快举起鞭子，大声恳求：”请念及夫妻恩情，火速开门！

“ 突然，鞭子柄中了一箭，鞭子从他的手中飞落。他正在惊骇，听见慧梅在寨上说道： ”你背叛闯王，又不听我的苦劝回头。我同你

恩情已绝，只有大义灭亲，休说别话。为着腹中胎儿，我不愿亲手杀你。可是倘若你不速走，就会像鞭子一样！“ 袁时中恨恨地冷笑一

声，咬牙切齿，勒转马头，绕寨向东逃去。恰在这时，刘玉尺率领断后的一千左右溃兵赶到，知道慧梅变心，不开南门，便向时中呼

喊：”从东门进寨！从东门……“他的话刚说一半，头部中箭，栽下战马。同时，慧梅向左右女兵下令：”赶快射箭！“于是上百名女兵

一阵乱箭射下，正在向东奔跑的小袁营将士纷纷倒地。 慧梅担心袁时泰开东门放他哥哥进寨，吩咐慧剑立刻带领一批女兵从寨墙上向东

门杀去。她自己走下寨墙，跨上战马，来到十字路口，对邵时信说： ”邵哥，我们赶快去夺取东门！“ 于是王大牛的男兵们和姓王的

头目率领的三百多弟兄都随着她向东门奔去。 袁时泰正要打开东门，慧梅的人马已经杀到，在东门里边发生混战。慧剑带着女兵也从寨

墙上杀到。杀了一阵，将东门夺到手中。 袁时中见时泰在混战中被慧剑杀死，东门不能进，后边追兵已至，便仓惶向北逃去。 慧梅吩



咐在十字街口和寨墙上树起陪嫁亲军带来的”闯“字旗，并派人到西门和北门一带向小袁营的将士传谕：不许乱动；凡愿意投降闯王的一

律不杀，愿回家乡的给资遣散。然后她回到住宅，想着袁时中大概逃不多远就会被李过的人马追上杀死，同时想到腹中胎儿，想到自己早

就决定的一件事，连胎儿也不能保全，突然倒在床上，放声大哭。 她痛哭一阵，立刻下床，洗去泪痕，梳好头发。她询问了寨外的战事

情况，有人告她说袁姑爷向北逃命，跑了几里，被李过的人马追上，已经杀了。她心中猛一震动，面色如土。又有人告她说，张鼐率领一

支骑兵在南门外等候开门，声称奉高夫人之命将来接她回去。她不觉说出：”啊，我的天，竟是他来接我！“但是她竭力遮掩住内心的激

动，用冷静的声音问道：”为什么不赶快打开南门？“ 慧剑说：”银匙在邵大哥身上。邵大哥到北门一带安抚小袁营的将士们去了，已

经有人去找他要南门钥匙。“ 慧梅挥手命女兵们都去休息，只将百二婶和慧剑留下，有话嘱咐。她的心中悲痛，神色凄惨，长叹一声，

进她住的里间屋中取什么东西，边走边自言自语地埂咽说： ”我多么想见他一面，可是……“ 张鼐奉高夫人之命来接慧梅回去。临动

身时，高夫人叮嘱他：”小鼐子，只要慧梅没给袁时中杀害，你一定将她接回！“他多么想看见慧梅！兴冲冲地进了圉镇南门，正在走

着，忽然看见慧剑带着四个女兵，不住抽泣，满脸泪痕，牵着慧梅骑的白马，捧着慧梅常用的宝剑和笛子，另外还有一个红绸小包，迎着

他走来。他赶紧跳下马，吃惊地问： ”慧梅在哪里？你们要往哪儿去？“ 五个姑娘哭得说不出话来。张鼐又问了一遍，慧剑才忍住哭

泣说道：”慧梅姐姐自尽了。她临自尽前吩咐我们将白马、宝剑、笛子都送还给你，另外还有一个没有做成的香囊。她说，请你不要去见

她了，免得你伤心。“ 张鼐问：”她为什么要自尽？你们为什么不劝阻她？“ 慧剑说：”她吩咐以后，冷不防就用短剑自刎了。“ 张

鼐迸出热泪，不再说话，直向慧梅住的地方奔去。 邵时信在匆忙中从库中取出若干匹白麻布，使小闯营全体男女都为慧梅戴孝。街上、

院里、房坡上，一片白雪。从慧梅住宅的大门外到头进院落、二进院落，雪地上站满了男女亲军，全是白布包头，一片哭声。 张鼐看着

这情景，听着这哭声，心几乎要碎裂了。但是他忍着没有哭，没有说话，大踏步穿过两进院落，直进上房。 慧梅的尸首已经放在一张床

上，摆在正中，身上盖着锦被，脸上盖着一张阡纸。张鼐来到后，吕二婶将阡纸取去。她的喉咙被自己用短剑割断，但在张鼐来到前，吕

二婶已经用温水洗去血污，并且用一根白线将伤口缝合。吕二婶忽然注意到死者的一只眼睛还在半睁着，便哭着说道： ”姑娘！你虽然

没有看见高夫人和慧英她们，可是你平日想看见的人已经看见一个了，请你把眼睛闭起来吧！“说罢，她用指头将慧梅的眼皮闭拢。 站

立在尸体附近的女兵们又一次放声大哭。张鼐也哭了起来。 吕二婶哭着对张鼐说：”慧梅姑娘昨儿对我说，她是闯王和夫人的不孝女

儿，无面目再见他们。又说她很想念老府中的那些姐妹们，怕是见不到了。我听着这话不吉利，可是没想到她会寻短见。她真是能下狠

心，一抹脖子就去了两条性命！“ 张鼐望着慧梅硬咽说：”慧梅，我们的大军就要去占襄阳，打下江山也快了。可怜你死得太早，看不

见了。你临死又为闯王立一大功。要是你放袁时中进到寨内，我们将寨攻破，不知得死伤多少将士。慧梅，慧梅！我说的话你听见了么？

“ 满屋中都是抽泣和呜咽声。慧剑和守灵的几个女兵哭着叫道：”梅姐！梅姐！“ 忽然一匹战马奔到大门外停住，随即王从周匆匆进

来。自撤离开封城外之后，他就被挑到高夫人身边做了亲兵。他走进上房，向邵时信和张鼐一插手，说道： ”你们都不要难过，老神仙

来到了！“ 张鼐赶快问：”老神仙在哪儿？“ ”你走后，夫人担心慧梅姑娘在混战中会有三长两短，命老神仙立即动身赶来，以备万

一。我是随老神仙来的。他快到圉镇寨门外了。“ 所有人都因这消息产生了一线希望。邵时信和张鼐立刻奔往寨门去迎接尚炯。吕二婶

轻轻地摇摇头，对死者用幽幽的悲声说： ”姑娘，大家都不愿你死，可惜你走得太急了！“ 大门外一阵马蹄声。许多男女兵拥往大门

外，向南望着，用又悲又喜的声音纷纷叫着：“ 到了！到了！神医到了！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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